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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时光与你……

东川迷藏

有个怪物叫老告子

自己“被名片”

坊间纪事

时尚辞典

知食分子

人在旅途

妈妈的蓝莓

同 心 传 译

谔谔与诺诺

手机语文

□ 李海燕

年终总结会的高发期，别人家的什么
什么，是个特别痛苦的存在，比如“别人家
的年终奖、别人家的爆笑年会、别人家的
长得令人发指的假期……”总之，比较是
一切痛苦的根源，特别是一比较你又拖了
全国人民的后腿，成为数据的分母、宴席
的配菜时。

日常生活中扯上比较的时刻还真不
少，比如我的闺密们，是一群神一样的存
在：有智慧与美貌并重的化学系烘焙达
人；有既能抓住你的胃又能抓住你的心的
胶东大厨兼心理咨询大师；有内心强大的
雍容端庄范儿；也有号称移动小百科医部
的博学范儿；还有几个悄没声学了个芭
蕾、画个画，过一阵一出手就是专业范儿
的……比较之下，我这种容易自卑的人压
力山大、心理阴影面积大过太平洋。然而，
随着时间推移，日渐觉得自己在闺密群里
太重要了，一日不可或缺啊。你想，做了好
吃的，得有人吃啊，心理辅导大师需要病
例啊，博学多才的，那得有人爱问啊……

而且，我也不是不进步，这么些年过

去，终于练就了自己的绝活——— 烧得一手
好开水。别笑，真的，现在每次闺密聚会都
是我掌壶。

找准自己的定位差不多是快乐生活的
基础。都要当主角，全是主角这戏还有法看
吗？最成功的配角是发挥了作用，却完全感
觉不到它的存在。就如我妈爆炒小青菜时
一定先用花椒炝锅，然后挑出来扔掉再下
其他作料。吃时，配着热腾腾的白米饭，各
种滋味之后还体味得出隐隐的花椒香。

也有时配菜太过出色抢了主菜的戏。
比如我最爱炒玫瑰大头菜时多放葱，沾了
酱菜的陈香但没那么咸，常常按大头菜、葱
3:1配料，结果总是把葱先挑着吃光了。有
人讽刺道，直接炒葱呗。一看就是外行，离
了大头菜的酱香，爆炒大葱何其寡淡啊。

何时何地，谁是谁的主角，谁是谁的
配角，时移势易、物是人非，都无一定之
规，如宝玉所悟，个人得个人的眼泪罢了。
一辈子无论何时何地在任何人眼中都是
主角的人，在下孤陋寡闻未曾见过，可即
便这样您也得谢幕不是。

配菜理想的定位是做个不多不少不
咸不淡不柴不腻的恰如其分的好配角，就

像我说的烧开水，如果把握不住“虾须水”
将开未开的度，不晓得“蟹眼已过鱼眼生”
的分寸，那你真的是连开水也烧不好，更
别说什么泡茶了；配菜不是不可以有理想
当上主菜，有这理想很好，关键是要行动
配套——— 换目标、换平台、换做法。比如说
本来是配料的大葱，也可单独做盘焖葱，
味道也是绝了。万不能身为一只乌龟却想
努力学会飞翔，一遍遍爬上树枝、伸开前
肢然后以头抢地……何如曳尾涂中、缩进
壳里的快活呢？

除了比较，人生较多的苦恼来自“别人
会怎么看我啊！”停，停，绝对是你想多了，
真没多少人有空看你，就像毒舌君说的：是
不是觉得世界抛弃了你？少来，世界根本不
知道你是谁。退一步说，看你又如何，你又
不是卫玠，又美又脆弱，生生被“看杀”了。

所以，生活中这一类的烦恼，一句“关
侬啥事体”，文艺点叫“干卿底事”，差不多
就可以解决掉了。别人的事，少插嘴，就算
别人请你帮忙，也是尽力就好，嘴大可闭
上。自己的事，少听别人唠叨，除非他可以
代替你，那又说明这根本不是你自己的事。

有时要活很久才能明白，人最需要面

对、必须给个交待的那个人——— 是你自
己。有时为难自己，有时放任自己，都好，只
要结果你担得起。还是举吃的例子，一个吃
货，也没多少其他体悟了。有时为难自己：
下决心戒掉酷爱的的薯片时，清掉存货，去
超市绕着走，最难的是躺在床上翻书时下
意识地想拈一片入口……过了那个阶段，
薯片终于成了我食品中的过客。有时放任
自己，在网上看到一位生活在中国的外国
人谈吃：整天想着这个上火，那个下火，这
个补气……我又不是轮胎，补什么气。这还
有什么吃的乐趣？我就是爱甜食，甜食也爱
我，请别打扰我们的亲密关系……一边看
一边笑得打跌一边拈起一块甜得油得美味
得都要命的磅蛋糕放进嘴里，巩固一下我
和甜食牢不可破的亲密关系。

吴晓波新写的文章《本命年》里说，时
间是个不动声色的搏弈对手，它出一张
牌，你可以跟，也可以pass，游戏永无止境。
表现如何、快乐与否，旁观者说了全都不
算，是否继续，何时离场，完全在于你此刻
的心境。

你看，如果把生命的种种删繁就简，
所余者，唯时光与你……

□ 刘 君

这里一出门就是山。往前是山，往后也
是山，顺着山道随便拐个弯，身后的一切就
倏忽不见。东川，一片位于昆明东北的城
区，每天都不厌其烦地和人捉着迷藏。

初次见面，你不可能不被街边竖立的
一枚枚巨大铜钱吸引，一段消逝的往昔就
这样被扯出了端倪。

东川曾因产铜而名声大震，说滇铜支撑
了清朝的半壁江山，一点也不夸张。《云南通
志稿》里记载：清代，东川府一带山区，分布
着大大小小的铜厂。大的铜厂有矿工数万
人，最大的汤丹矿铜厂，矿工多达十余万。

“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郝郎明月
夜，歌曲动寒川。”李白在《秋浦歌》中描绘
的这幅炉火熊熊、火星四溅、紫气腾升的画
面，曾被看作是唐代冶铜业兴盛的写照。而
汤丹冶铜的盛况，场面比之更加辉煌。

当年的汤丹是按照县级规模建造的，
整个汤丹就是一座城堡，城门里面设有大
量的冶炼炉，据说白天的烟尘可以把太阳
遮住，夜晚炉子的火能够让四周一片光
明，人们基本上分不清白天和黑夜。

从乾隆三年开始，从最初每年200万
斤，到后来乾隆十五年从云南出去的铜已
高达600多万斤，占了全国铜料需求的
90%，支撑起了清朝几乎全部的经济命
脉。然而再精彩的大戏也有谢幕的时候。

咸丰六年，也就是1856年，云南内乱长达
二十余年，滇铜北运全部中断，鸦片战争
后，大量银元外流，白银与铜币的比值上
升，铜币迅速贬值，流通受阻，铜币逐渐淡
出中国的历史舞台，铜运从此消声匿迹，
再也无人提及。

东川也从此沉寂，绵延数百公里的矿
区看上去一片荒凉，谁还会对这隐藏在莽
莽群山间的红土地产生兴趣？只有财富才
是我们关心的。我们充满饥渴，似乎永远
都感觉不到对物质的满足和厌倦。

又是百多年过去了，不得不说，时间
才是真正的捉迷藏高手，仿佛只是随意拐
了个弯，东川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已是
另番模样。

人们像谈论最新的iphone和刚开张的
泰国餐厅一样谈论着他们最近的东川之
行，蓝天，白云，层层叠叠的梯田，火红的
土壤……色彩感十足的组合，荡涤心灵之
说，在赞赏富强和规模的审美疲劳之后，
这竟成了另一种消费上的时髦。

甚至，曾给东川人带来无数伤痛记忆
的泥石流，经过几十年的治理，也成了最
酷的越野赛道。

“谁的车技高，东川见分晓。”表面平
静的泥石流赛道暗藏玄机，河沟、湿地、涝
塘、流沙、怪石、潜流，未知与挑战让车手
们玩的就是“心跳”。

还有名声大噪的红土地，这酸性强，土

质黏重，有机质少的低产土壤，如今在太多
风景照片上，却似上帝的挥毫，如梦如幻。
不同的季节会看到不同的颜色，浅绿的苦
荞，白色的碗豆花、褐黄的冬草，在连绵起
伏的山丘上构成了一片又一片、一层又一
层色彩斑斓的色带、色块，一直铺向天际。

而我来时，只看到农作物收割后土地
处于空闲期，裸露着土地特有的红色。深
褐、金黄、土红，一块接着一块。

地里还有农人在忙碌着，远远的，看
不清表情，只能看见路边卖烤洋芋的小贩
们朴实的脸，憨厚的笑，纯净的眼神。

一个外来者，多么容易一厢情愿地简化
现实，就像一位上世纪70年代初来到中国的
西方游客，他肯定是厌倦了物质世界，消费
主义对个人的压抑，对中国人的贫困心生浪
漫幻想——— 这是一个多么自足，平静，缓慢
的国家，却看不到下面的焦躁，压抑和渴望。

偏见是另一种基因，走到哪里都会带
着，有些经验早已潜移默化地作用于我，
也会不由自主地这样看待陌生的地方。

初来乍到时，很奇怪当地人不是大说特
说红土地，而是说这里的治安如何好。原来，
撤市设区并入昆明市以来，一些遗留问题突
显，大量原东川矿务局离退休人员需要安
置，大量居住在采空区、塌陷区和地质灾害
隐患区的家庭需要搬迁，各种刑事案件高
发，但今天，他们说这里是最安全的城区。

倘若耐下心来，还会体验到另外一些

景象。在东川平静和谐的外表下，是深刻
的，剧烈的变化。

红土地引来络绎不绝的游客，带动了附
近的洋芋销售。村民的房子也从土基茅草房
变成了砖混结构的多层房。最出名的是当地
一家做酱的企业，绝大部分酱都销售用于吃
烤洋芋的伴侣，每年可销售数十吨。以此反
推，每年售出的洋芋可想而知。

如今，东川当地人走亲访友也以送上
一袋当地产的洋芋为贵。当山脚下的城里
人要采购，必须早早打电话提前和山上的
村民预订，要不上山根本就买不到。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当年运铜道上车水
马龙的繁华，连绵的乌蒙山里，活跃着几十
上百支运铜的马帮，因为运量巨大，不得不
征用耕牛来运铜，以至于严重影响了当地
的春耕，万亩水田里居然找不到一头耕牛。

金沙江畔，汤汤河水间，依稀传来马
帮队伍中公鋩母鋩槟梆槟梆的撞击声，当
年，疏浚河道难比登天，而今，天堑横贯，
一座连通四川云南的金东大桥正在建设
中，像童话故事一样可望而不可即的事，
终于要变成现实了。

我在岸边捡了些石头，红色的，青色
的，上面有花纹的，当地的朋友评价说，这
些石头品相不佳，又太沉，但我固执地要
把它们带回去。只要看到它们，那些和东
川有关的浮光掠影却美妙非凡的画面就
会随之而来。

□ 卢海娟

上世纪七十年代，农村没电灯
没电视，更没有手机电脑游戏机，
甚至连手电筒都是奢侈品，因此黑
暗就是夜晚的主宰。冬天，刚交酉
时，鸡上窝猪进圈，一家人早早吃
完了晚饭，放好热被窝，大人孩子
一溜儿躺在炕上准备睡觉。

小孩子放爬犁抽陀螺捉迷藏
没玩够，嚷着要出去，老奶奶就扯
了他的耳朵说：“不兴出去哈，外面
天儿都黑了，有老告子……”

煤油灯也早早地被母亲吹灭，
挤挤挨挨的一家人哪里就会困呢？
甭说大人，连小孩子也睡不着，叽
叽嘎嘎地吵了、恼了，最小的孩子
觉得自己吃了亏，哇哇哭起来，黑
灯瞎火的，大人断不了小孩子的官
司，只能连哄带吓唬。

“别吵吵别吵吵，再吵吵老告
子来了，谁哭就把谁叼走。”

恐惧像扑门而来的风，一下子
就占据了孱弱的小心灵。外面，
似乎真的有足以震慑人的声音，
小孩子抽噎着噤了声，仄着耳朵
倾听，清冷的暗夜像一团糨糊，
把每一个人都黏裹在黑暗之中。
窗外，不知是谁折了树枝，吹响
纸笛，在夜的广袤天地间纵横驰
骋——— 在孩子的心里，每一种声
音都来自于那个让人恐慌的怪
物——— 老告子。

老告子长得什么样？
白天，小孩子望着阳光明媚

的院子问奶奶，奶奶慢条斯理地
说，老告子呀，长得上足天下足
地，光脑袋就像房子那么大，可
吓人了。老告子专门吃小孩儿，
一听见谁家的小孩儿哭，它就来
了，“哐”的一下，就把小孩子
叼走了，让他再也找不到爹妈，
找不到家了。

一想到小小的自己被衔在一
张长满獠牙的血盆大口里，小孩
子的小心脏就扑通扑通地跳。那
时我不是很担心自己，因为我在
家排行老大，况且我从小就不爱
哭，即使哭，也只是吧哒吧哒掉
眼泪，绝不嚎啕，也很听话，大
人不让去的地方就绝对不去，老
告子想找到我，可没那么容易。
我担心的是小弟，印象之中，老
告子喜欢的是小孩子，就像小弟
那样，笨笨的，胖胖的，爱哭又爱
闹。倘若在陌生的地方，小弟忽然
大哭起来，我就一定捂了他的嘴
巴，压低尖锐的声音提醒他防备无
处不在的老告子。

也不知道是谁说过，老告子有
一双大红的眼睛，像灯笼一样，通
红通红的。小弟后来已经不怕老告
子了，但却极为害怕这个大红眼
睛，他一哭，母亲说，大红眼睛来
了，小弟立刻憋住声音，顾头不顾

腚，把脑袋拱进母亲的怀里，惹得
大人们笑个不停。

母亲说，我小时候最怕的是小
马倌，那是个又瘦又矮长得跟漫画
似的小老头，也许当年他曾用怪异
的声音和样子吓过我，从此，一提
小马倌，我立刻惊了魂四处张望，
并小心地把自己藏起来。

小马倌就是我的老告子，小小
的我看过他难看的面孔，听过他粗
砺的声音，那副吓人的样子大概就
留存在记忆深处。在老告子、大红
眼睛以及怪模怪样的小马倌的威
吓下，我们战战兢兢地长大，好在
我们虽然哭过闹过吵过打过，终究
没有引起老告子和大红眼睛们的
注意，尽管一路蹀躞，我们总算逐
渐强壮起来，长成大人。

老告子到底是什么怪物呢？当
我们牵着奶奶的衣襟让她带我们
玩时，奶奶就说，不行，那边有老告
子；当我们想去大人不允许去的地
方时，奶奶也说，不准去，那边有老
告子……似乎，奶奶对老告子的行
踪了如指掌。长大了的我们回头去
问老爷爷老奶奶们，他们已不再用
当年那种恐吓的语气，只是眯了眼
睛细细回味：老告子吗，一代一代
就这么传下来的，谁也没看过它是
个什么样子。

末了还补充说：那么厉害的怪
物，看到了，谁还能活下来？

后来，去问乡里最懂得俚俗的
长者，他们说老告子又称马告子，
相传古时候有人家用大马猴子看
门护院，马猴子很聪明，家里有陌
生人来就张牙舞爪地阻挡不让进
门，样子吓人，后来演变成用它来
吓唬小孩子，口口相传慢慢演变成
现在所说的“老告子”了。

查找史料，发现鲁迅在《朝花
夕拾》中说，“北京常用麻虎子来吓
唬小孩。”“麻虎”一词的原型为麻
祜，又名麻叔谋。在唐代的文献上
就有记载。该人残暴嗜杀，后来比
喻成了吃小孩的野兽。从宋、元到
明末清初，被广泛整理成评书、戏
曲在民间传唱，与民间传说相互影
响，成为流行全国的形容“恶魔”的
俗语。

电灯电视手机电脑，小孩子从
小就看过各种怪物的动画，并且跟
着父母四处走，见识的东西多着
呢。如今，老告子也像珍稀动物
一样彻底灭绝了。此时孩子哭
了，倘若还用祖母那种恐惧的声
音跟小孩子说： “ 老告子来
了。”小孩子会有什么反应呢？

他一定会生出许多好奇来，
打破沙锅问到底：老告子是什么
东西？它长毛了吗，是黑毛还是
白毛？它长了大红眼睛吗，眼睛
有多大？它怎么叫？是吼吼还是
嗷嗷？长几长腿，跑得快吗，像
猪刚鬣还是孙悟空……

□（美）乔伊·法斯勒 孟心怡 译

母亲奄奄一息，对他来说糟透了。她的
双眼变黄，整夜呻吟，拇指和腕骨之间的疤
又开裂了，一道伤口不雅地开着口，红红
的。她的毛孔里也渗出同样的暗红色血液，
在她的四肢上点上虱子般大小的血块。她
的嘴最糟糕：饥渴的舌头枯萎干裂，牙齿变
软扭曲，变得像盐堆一样，棕色的三角形布
满了她的牙床。

母亲开始说水果的事。“我愿意用任何
东西来换一个橘子，”当他把湿布放到她额
头上时，她舔着干嘴唇耳语道，“就一个橘
子，我不在乎有籽没籽！给我扒开它的皮，
让我闻到橘子皮的强烈味道。我们曾经一
打一打地买橘子。橘子是分瓣的，一小瓣一
小瓣。和耳朵一样大，一咬，里面满满的汁
就会溅出来。”

当他一天两次喂她吃东西时，他把用
过的一管管营养膏卷成小小的卷儿，好把
最后的味道挤出来。他用宝贵的雨水为她
退烧，拖着她床边的桶，把里面的脏东西泼
到那棵垂死的树边。有时候他会在院子里
停留，透过弯曲的枝桠望着黄色的天空，出
神到没听见她叫他的名字。

他挤了一滴蓝色黏膏，放到她开裂的
舌头上，他自己的肚子还饿得咕咕叫呢。

她合上了嘴唇，闭上眼吮吸，回忆着。
鼻子后面响起一声湿润的接吻般的声音。

“蓝莓，”她嘶哑地说。她呸呸地试图把
嘴里的东西吐出来。

“要是你知道就好了，”母亲说，“知道
这和蓝莓差得有多远。这是蓝莓的幽灵。真
正的蓝莓饱满多汁，就像一个粉红的小脚
指头。甜甜的，又有一丝酸味。但这是泡泡
糖。”她突然一阵干咳。

她声音嘶哑，“给我找点什么，真正的
水果。一个橘子。一个苹果也行。一小颗葡
萄也行。哦……”她发出了一长声叹息，“我
想在死前再尝尝真正的水果。我不在乎你
怎么才能弄到，你快去吧。”

他把湿布敷在她额头上，嘶嘶地小声
说了些什么。但是当他终于离开屋子，走到
硫磺矿坑边上，吮吸着用来止饿的小石子
时，他终于忍不住抽泣起来。

男孩生来从未尝过水果的滋味。他母
亲病到不能工作时，他就在头上绑了一条
大手帕，在农场招苦力的队伍里等待。他还
不到年纪，却通过了检查点，因为根本没有
人注意。他在那里交了一个朋友，一个眼睛
机灵的叫扎米尔的大孩子。扎米尔知道为
什么硫磺闻起来是这样，还有蚊子的翅膀
是怎么造成小小的噪音的。

“扎米尔，”当其他人在肥料堆里挥铲
时，他说，“我母亲想要一片水果。”
扎米尔笑了，那是一阵狂野的高声嘶叫。
“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吗？”他说，开始说

他做的关于柑橘和无数瓶装水的梦。
“听着，她快死了。“
扎米尔把铲子插在肥料上。“快死了？

很抱歉，”他说，“我父母也快了。我知道。”
扎米尔说，“从臭水湖旁边的桥上你可

以跳上经过的火车，两站后就到了有钱人的
地界。你可以找一家好店，给她偷点什么。”

男孩看着自己的掌心。手掌上布满了
水泡，鼓胀得像突出的骨头。

他爬上一辆发出汽笛声的火车顶上，
车一停就滚下圆形的边缘，落地就跑。一排
高高的路灯指引着他穿过黑暗，然后他爬
过一列房子的废墟，看见一些蓝色和白色
的塑料包装纸被风吹走。他没有看见商店。
山顶上，有一个坏掉的牌子上闪烁着“甩
卖”的字样。

在他穿过一座架在漆黑的湖上的桥时，
他发现自己就在扎米尔描述的地方附近。

这里有富丽的房子，东西有翼，十分宽
广：窗户闪着橘黄色的光。一道矛形铁网栅
栏把房子同路隔开。在黑暗中，他绕着栅栏
走了几英里，用手试着那些冰冷坚硬的铁
环的力量。

他在桥下的一个洞里过了一夜，把沙
沙作响的落叶堆作毛毯，瑟瑟发抖。早上，
天空变亮了，他的衣服也脏了。他把一块石
头扔过峡谷，大声咒骂着。

男孩爬山爬到一半时，他看见了一棵
不屈不挠的小灌木，上面结了一打紫色浆
果。他跑过去，跪下，从枝头摘下一个，果子
和幼虫一样厚实，在他的口腔中随着咀嚼
迸裂。果汁射到他的舌头上，嘴唇因湿润的
甜味发疼。他又从枝头扯下一个，又一个，
一次又一次。当枝头空了，他搜寻的手指找
到的只有叶子和荆刺的时候，他才意识到
自己干了什么。他撕扯着灌木，可什么都没
掉下来。他已经摘光了。因此他低下头，偷
偷摸摸地走了，吮吸这把双手染成紫色的
汁液，他的肚子第一次饱了。

当他再次推开家门时，他听到她咳嗽着
叫他的名字。他跑到床边，她用皮包骨头的
胳膊抱着他哭了。听她在弥留之际为了浆
果，为了苹果，为了柠檬哭泣太痛苦了，但更
痛苦的是他分享到她的饥渴后心头的滋味。

□ 刘绍义

名片，名片，“明”着“骗”人。
明知道名片上的东西不值钱，除下玉皇
大帝不管印（印了人家不相信），没有
不管印的头衔，但我们还是自觉不自觉
地接着人家的名片，递着自己的名片。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没有名片去联
系业务，总给人一种不伦不类的感觉。

上班三天就是“业务经理”，“主
管”“教授”“总监”更是满天飞。其
实大家心照不宣，知道他不过是个小业
务员。君见过几个企业主管亲自上门联
系业务的。

名片看得多了，自以为有了分辨真
伪的能力。那天服装店里来了一位常州
推销品牌服装的，名片上写的是业务科
副科长，我认为这人还实在。没想到同
店的朋友惊叫道：“这你也信，现在名
片上都冠以副字了，目的就是给你一种
诚实的感觉。”一问此君，果真如此。

现在名片又时兴用洋文了，名片上
印满莫名其妙的英文字母，前天我就接
待了一位手持COO的运营总监。初看
时，我还以为他是环保局的领导呢，我
误把COO看成CO2了。

我和朋友的服装店开门后，都成了
甩手老板，店里一股脑都交给女服务员

了，我还给领班的女服务员印制了总经
理的名片，把她欢喜得屁颠屁颠的，干
起活来格外卖力。

业余时间我又受聘于同学开的一家
医药公司，说是受聘，其实是同学硬拉
我进来的。让我给他当财务顾问（我在
单位做过十几年的会计），月底上班几
天时间，报酬当然不菲。有一天他让人
给我印了几大盒名片，我一看，除了高
级会计师的职称外，还有财务总监的字
样。为了不辜负同学的一片心意，我也
随身带了一盒放在公文包里。以期见了
业务上的客户不用自我介绍了，因为这
些头衔自己用嘴说出来会脸红心跳的。

那天下班回家，见妻子一脸阳光，
餐桌上还摆了几个我爱吃的小菜。妻子
一见我，嗔怒道：“你这家伙，还留一
手呀！”

我一惊，莫不是藏私房钱的地方被
妻子发现了。

她看都没看我一眼，继续说：“提
升了也不告诉本老娘一声，你现在是财
务总监呀！”

看了桌上的名片，我才如梦方醒。
心里骂道：“这女人，真是头发长见识
短，没见过世面。”不过这也是我印好
名后，“明”着“骗”来的第一顿饭
菜。

□ 路来森

“谔谔”，《现代汉语词典》解释
为：形容直话直说。“诺诺”，则解释
为：答应，顺从的样子。

“谔谔”与“诺诺”，是两种不同
的行为表现，同时，也代表了两种
不同性格，乃至不同品性的人。

“谔谔”者，多耿直、狷介之士。
他们不人云亦云，不随声附和，不
和光同尘；他们心存大局，明辨是
非，不惧位高权重；敢于为正义，
为百姓而奔走呐喊，乃至于杀身
成仁。他们，常常是社会群体中
的“少数者”，是生活中的“孤
独者”。

孔子是主张“中庸”的。但
孔子又说：“不得中庸而与之，
必也狂狷者也，狂者进取，狷者
有所不为。”狂妄的人，勇于进
取；狷介的人，则能明辨是非，
知道什么时候“当为”，什么时
候“不当为”。对于“谔谔”
者，孔子是肯定的。

古代的廷谏者，犯颜直谏
者，乃至于“逆龙鳞”者，多为
“谔谔”之人。因为“谔谔”，
敢于说真话，说直话，所以就难
免“逆势”，难免“犯众怒”，
陷入“诺诺”者的包围之中。若
无“明君”当政，就会应了孔子
那句话：“小人成群，斯足忧
矣。”孔子“绵里藏针”，骂
人，也骂得机巧。古语曰：“三
人成众，三兽成群。”“小人成
群”，孔子是把“小人”看作
“兽”的，“小人”不是人。

“谔谔”者多忠言，但忠言逆
耳。当“小人成群”的时候，“谔谔”
者就难免不幸；要么停职罢官，要
么身败名裂，要么家破人亡。但“谔
谔”者不怕，他们心中无私，天地自

宽；他们一心为公，公而忘私，很多
时候，能凭一己之言，力挽狂澜。故
而，垂青史者，多“谔谔”之人。

“诺诺”者，则与之相反。
“诺诺”者，一唱百诺，随声附

和，唯命是从，一副奴才相。“诺诺”
者的生存哲学是：明哲保身。

为了保全自己，就不惜牺牲正
义，牺牲公理，牺牲大多数人的利
益，甚至于牺牲国家民族利益。其
行为，客观上，会助推社会邪恶，损
坏社会的公平正义；会禁锢言论自
由、文化自由，会为专制独裁酿造
温良的土壤，培植腐败势力的根
基。

“诺诺”者，安于一己，常常是
社会中的“多数者”；在泥汤脏水
中，他们也活得滋滋润润。苟且地
活着，大多是指这样的人。

“诺诺”者，是“乡愿”。
因为四面讨好，八面玲珑；因

为媚俗趋时，烂“忠厚”而无道德原
则，故而，孔子说：“乡愿，德之贼
也。”“诺诺”者，是社会道德的戕害
者，是社会公德的敌人。

自古，“诺诺”者，多为社会生
活中的“得势者”，但却是青史中的

“泯然者”，甚至于被“贬斥者”，遗
臭万年者。

因此，早在《史记·商君列传》
中，司马迁就曾言：“千人之诺诺，
不如一士之谔谔。”

“谔谔”者，虽属“少数”，但却
常常成为一个社会的“脊梁”，成为
一个社会的擎天立柱。常常为“多
数人”的社会提供正能量。

社会承平日久，“诺诺”者似乎
就会越多；但我们却宁愿呼唤更多
的“谔谔”者，让这个社会多一些警
醒，多一些正能量。

一个健康发展的社会，是不能
没有“谔谔”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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